對內的後殖民─從後殖民主義觀點反省當今台灣如何看待弱勢族群

9542052陳怡靜
營建系四年級的學生王春傑，出生於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部落，父母以農業為生，家境小康，為布農族族人。

　　開朗、直接、愛幫助人是他對自已及族人的認同，因為居住在部落的外圍，從小就有和非原住民的人相處的經驗，比起一些原住民有較強的適應部落外生活的能力，對於在學校所受到一些外族的嘲諷隨著從以暴力解決到變成理性的面對

，他說原住民所要的只是一個公平的對待，而不是政府的補助，雖然不否認政府對他們的生活或求學有實質上的幫助，但平等的對待比對他們付出的關心，保存族人的文化還要重要的許多，也告訴我們較年輕一輩的原住民大部份都開始學會理性的面對與族群以外的人衝突，公平的對待也是他所期望的，而從暴力到理性的解決衝突方式，代表著原住民面對外族的諒解，公平的對待也是他們所想要得到的回饋。

　　而到了高中、大學開始真正完全脫離部落的生活，但還是每星期固定回去部落，雖然部落幾乎現代化，只有一些零星的原住民傳統的物品，舉辦祭典通常相隔好幾年，傳統原住民的宗教信仰，隨著統治者的權力而改變成天主教及基督教，但對於部落裡的學校仍提倡母語教學及手工藝的製作，說明原住民本身也開始積極的維護自己的文化，而他本身也表示雖然適應自己現在的生活，但面對自已的部落及自己的族人還是讓他感覺到最快樂及自在的地方。

　　對於未來他很表示將來有能力，他希望保存自己族人所遺留下來的文物，希望能跟專業的文化保存工作者的幫助，一起去維護自己族群的文物及文化，也希望自己對族群有所貢獻。

    感覺如何？這段訪談？我想，「客套」是唯一的形容詞，原因？也許跟受訪者不熟悉是相當大的因素，或者說對於「訪問」時應該要有的功課、作業、問題點、技巧性……等，我都沒有完整的訓練，可這些都不是理由，更認真的看法是：不想去熟悉。

    原住民是什麼人？在台南安平時，我曾經聽到這樣的言論：(背景：選舉時刻)

    「若要說台灣人的世界要由台灣人自己來處理，為什麼不選擇原住民來當總統就好？他們是第一群住在台灣的人。選舉為何就好似在弄純粹族群之間的鬥爭而已？」

    台灣原住民族的主體性、認同及權力關係之議題是近十年來的熱門議題，尤其是最近「發展出獨具台灣特色的標誌」抬頭，原住民文化雖有許多符號被挖出，卻比不上台北新建的一棟「101大樓」。有一步紀錄片，紀錄著台大一個社團，名為「原聲帶」──將原住民的聲音帶出去，在學校辦祭典的期間，被多所阻撓，諸如場地學校不能夠配合、當晚舉辦時隔一排樹正開著演唱會、演唱會結束之後有人循聲漸進，卻將之視為另一場舞會……等。當蘭嶼飛魚祭正在嚴肅的為雅美族(達悟)的未來祈求大自然的恩典和感謝大自然的給予時，一旁觀賞的台灣遊客舖著報紙坐或躺在地上吃喝著東西，等到可以拍照時，在一窩蜂的跑到前面，拿著相機，逼使得雅美族(達悟)人須索取所謂的「照相費用」。台灣萬佛會邀請西拉雅文化來認識佛教，是的，台灣萬佛會是主，西拉雅文化是客，但最後由佛會主持人穿上西拉雅文化關於阿笠祖(母)祭典的主祭服，並稱之「番王」，舉行「授刀儀式」(背景：2004選舉年)。

    最後說明：台灣對原住民文化相當的重視，公共電視開播兩年來，已在培育原住民記者及建構原住民主體性的新聞觀，且有將近20位原住民記者也已在台灣五花八門的媒體世界取得重要發聲位置，並有節目「原住民新聞雜誌」、「部落面對面」的播出。

    我想訪問者已清楚的表現出他的「無意識被迫害」和「壓倒性的客觀」──法農再次證明了他的觀點沒有錯誤。

    重視原住民文化的同時，我們雖然告訴自已要有族群平等，原住民才是最初的主人，但我們仍不自覺的以多數族群的觀點去看待，去分析哪些方法對原住民才是好的，卻不知自已忽略了原住民的感受。

在幫助的過程中仍以自已為主角。

例如：在訪問試圖想要了解原住民的過程中，對原住民與我們之間的相處問題──受到壓迫的感覺、政府政策的感想等等，我們以壓迫者的角度來訪問被壓迫者，是否想過他們是否能將自已的心情毫無保留的表達給我們了解，而這也像是另一種形式的後殖民主義。

法農試圖告訴我們後殖民主義可以以很多種方式或無意識的表達出現，要將原住民與我們之間視為同一群體似乎不可能，身為壓迫者或許可以給予原住民所謂的民族自覺及族群文化的重要，太多的參與或幫助反而是另一種的壓迫。

� 參考「原住民族與紀錄片」課程中所看過的紀錄片內容


� 忠於原味──原住民媒體、文化與政治/孔文吉(尤稀‧打袞)著/前衛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p.005





